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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绣江亭

清清风风澄澄余余渣渣 要要然然天天地地高高
顾炎武在章丘的峥嵘岁月

古城石头记

雪城

“锦川烟雨”是章丘古八景之
一，其景致偷恋的古文人为之心
动而诗。然历史的脚步已经踏磨
的此景无处可寻。许是念古，许是
从史，在古城西北角处，望着郎山
大观，听着护城河里的流水，如今
又见“锦川烟雨”的景影。没有了
古韵，实是摆弄了一个石头的聚
会。

一块不规则的、似卵状的、体
态较大的岩石，憨稳地蹲坐在护
城河之岸畔。无数的小鹅卵石无
序地平排着，簇拥着这块一面刻
写有“锦川烟雨”、一面刻画有古
城疆域图的标志性石头。且称之
为“烟雨石”。读图知史，古城设外
门、内门各四个，城西外门名为

“通济”，内门名为“锦川”，为“锦
川烟雨”之观赏处。其他各门，东
曰“承青”，内曰“绣江”；南曰“长
泰”，内曰“明秀”；北曰“永定”，内
曰“清平”。今观烟雨石的直觉，恰
如这座千年古城人文底蕴的厚
重；烟雨石并不平滑的石体，坑坑
洼洼的，又好似诉说古城从隋唐
一路走来的坎坷历程。

烟雨石的身后，是一个人工
挖造的湖塘。湖水中央筑一小岛，
其形为船。草皮覆顶，矮松点缀，
惹人眼的却是一块高高矗立于船
中扁锥形的青石。不用解释也会
知晓，那是一石帆。石帆的倒影在
湖面上装饰了游鱼的居所；几朵
水莲，几束芦苇，反又衬托了那青
灰的石帆。风吹湖面，波纹散去船
自行。滿挂的石帆，豪情直指向
天，船载古城朝向旭日，破浪前
行！

烟雨湖位于正北。湖南正中
的地带一座石亭，亭亭玉立。石
阶、石台、石柱、石檐、石瓦、石椽，
石顶，整个烟雨亭无一不是石材
所制。探龙的飞檐均衡地朝向六
个方位。亭檐下的石板，雕龙刻
花，寓意吉祥。面相西北的石板之
上，书刻“锦川烟雨”四字。亭内石
桌呈圆，石凳为方。均浮雕传统图
案。华灯初上，烟雨亭下聚一团乡
邻，吹拉弹唱。虽无专业之功，却
有悠闲之意。舒畅、坦荡的氛围，
甚好于音律的精准。

烟雨亭身侧，有一立石，书有
古人对锦川烟雨的吟咏；西南处
则是一本石书。仿了古竹笺的形
貌，锯石成书。平铺开来的石竹
笺，书就了古城的史话；卷状未展
的石竹笺，里面蕴藏着无人能以
知晓的内容，那也许是留给后人
无尽的发展空间。

从烟雨湖的西岸，顺着大大
小小的鹅卵石铺成的河道，看到
的是一座叠石垒砌的石山。石山
的位置，和烟雨石呈对角之势，烟
雨石位在东北，石山自然在西南。
棱棱角角的石块，探头伸臂，一
股瀑水从山顶流下，若恰好走
出烟雨亭，倍感丝丝湿意。这着
实唤起了对《锦川即目》的遥
思：“锦川带美陂，油壁驻芳时。
雨湿村边柳，花明郭外祠。绿烟
寒不断，红日上犹迟。风景时时
润，前人好句垂。”

无论是无凿的石帆、烟雨石，
还是锯造新意的石书、烟雨亭，何
种姿态，全无“锦川烟雨”的意境，
唯有意念遐想的余地。散落在草
坪之间、松柳之下、湖岸之上的闲
石，无规无序，倒是自然得很。这
些岩石来自哪里，无人去理会。在
岩石的故里石头堆里，更不会有
谁注意它的存在。来在古城则不
然，赋其寓意的点睛之后，石头的
灵性，如同一杯淡淡的清茶，静下
心来细细品味，感悟到的却是人
文的气息，与时俱进的味道。

四十五岁后把章丘当成定期旅居之处

顾炎武相貌丑怪，瞳子
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
于俗。因受祖父影响，从小喜
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
孙子兵法等书。以后便留心
经世之学，最喜欢抄书。遍览
二十一史、明代十二朝实录、
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
至公移邸抄之类，凡有关于
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
互证。后来顾炎武参加科举，
没有考中，就下决心放弃科
举，通读历代典籍，研究全国
各地的地方志和历代名人奏
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
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
书》。

正当顾炎武用心治学之
时，清兵南下，明朝灭亡，江
南各地纷纷组织抗清斗争。
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二十一
天后，因兵力悬殊，终于失
败。昆山城陷落时，顾炎武的
生母被清兵砍断右臂，抚养
他成长的婶母 (也是他的继
母)，听到清兵攻破常熟，绝
食自杀，临死时嘱咐顾炎武：

“我虽为女子，以身殉国也理
所应当。望你不要做清朝的
臣子，我死后也可以闭上眼
睛了。”顾炎武痛哭一场，葬
了他的继母，离开家乡。他隐
姓埋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
走，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
势孤力单，没有成功。从四十
五岁起，舍家北游二十多年。

顾炎武北游期间，曾在
章丘盘桓数年。他北游章丘，
一来想考察各地的山川地
貌、风俗民情；二来也想找机
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
友，以待天下有变，进行抗清
活动。明朝的公主、太子曾逃
遁到章丘，投奔到文祖镇的
靳载章 (靳于明朝崇祯年间
在京城任屯田参谋)家，公主
许配给其侄靳鲁坡。至今在
西王黑村有公主坟一座。关
于明朝公主、太子的传说在
章丘可谓家喻户晓。

生母被清兵断臂

继母绝食身亡

顾炎武 (公元 1 6 1 3—
1682年 )，初名绛、亭林，明
亡，改名炎武，字曰宁人，曾
自称蒋山傭，江苏常州府昆
山太仓人，出身江南大族。他
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其
母王氏，十六岁未婚守节，抚
育他成人。

顾炎武从济南到章丘，
首先来到了长白山的梭庄一
带，认为此地乃为隐身之地，

“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
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变，
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
长白山雄伟之气势与壮美之
风光吸引了他。钟灵毓秀之
地，古迹甚多：范仲淹读书
堂、郑玄注经处、黉山书院、

雪山寺等。丰厚的文化积淀
使这里的民风淳朴。以后他
又多次来山中游玩，每次都
流连忘返。顺治四年 (公元
1647年)，他听到长白山农民
起义军谢迁的队伍攻入淄川
城，杀了降清后带头雉发的
官僚孙之獬后，高兴地写下
了《淄川行》一诗。表现了他
坚持抗清的决心，也反映了

他对长白山地区人民的感
情。

四十五岁后的顾炎武，
把长白山当成他定期旅居的
地方，并与长白山的刘孔怀、
章丘的张光启、邹平的马骕、
桓台的徐夜及济阳的张尔歧
等人患难与共，结下了不解
之缘，经常酬答诗词，情深谊
长。

五十三岁时干脆在郑公山下置业住下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

顾炎武五十三岁时，干脆在
长白山西麓郑公山下买田产
住了下来，把这里当成自己
的第二故乡。他所住的村庄
东临长白山，山顶有著名的
醴泉寺，山麓果林茂盛，山下
绣江河水清澈见底，鱼虾腾
跃，两岸膏腴万顷。西去济南
百里，东到周村百里，行商读
书都十分适宜。他用诗文赞
美长白山千变万化的自然景
色，详细考证章丘地区的历
史文化。他有《刈禾长白山
下》一诗：“载耒来东国，年年
一往还。禾垂墟照晚，果落野
禽间。食力终全节，依人尚厚
颜。黄巾城下路，独有郑公
山。”从一个侧面描述了他来
章丘的情景，也表达了他当

时的心情。刈：即割，刈禾即
收割庄稼。全节即全节县，唐
贞观十七年，齐州都督、齐王
李佑起兵反叛，平陵人不从，
平陵人李君球 (时任齐州通
守)与兄子李行筠等守县城。
事平之后，唐太宗嘉其忠，
授君球游击将军，并改其本
县为全节县。黄巾城：即章
丘旧县城。北齐以前叫黄巾
固，后改为绣惠。郑公山：章
丘城东长白山下之峰，又名
黉山。

顾炎武在章丘居住期
间，对邹平、章丘、济南的地
名及名胜古迹进行了详细考
证，如大小清河、漯河、巨野
河、长白山、女郎山、平陵城
等。他考察章丘地名时说：

“然则章丘之名，已见于古经

传矣。”当他考证女郎山时
说：“女郎山在县北一里，《三
齐记》曰：‘章亥有三女，溺死
葬此’，考《淮南子》，大章、竖
亥是两人。今云三女，章女
乎？亥女乎？盖因县北名女郎
山而附会其说。”又考察章丘
南部齐长城，云：“齐之边境，
青州以南则守大岘，济南以
南则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筑
长城，缘河往泰山千余里至
琅琊台入海。”当他行至章丘
南部齐长城锦阳关时，见孟
姜女庙，又查阅章丘历代的
志书，而考其本源说：“《春
秋》云，齐侯袭莒，杞梁死焉。
齐侯归，遇杞梁妻于邻，使吊
之。”这些考证史料十分翔
实，为这一民间传说发生地
提供了历史佐证。

写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名句

他在《钞书自序》中这样
写到：“年至四十，斐然欲有
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
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
也”。可以说在山东章丘这段
时间，是顾炎武人生的转折
点。他以“开拓万古之心胸”
为标志，开始了一段“独往之
踪”的生命历程、文化之旅。
在长白山可谓是这段文化旅
程的开始。从此，悠悠三十
载，一个孤独的学者，或乘一
匹马，或肩荷行囊，艰辛地行
进在崇山峻岭之间。每遇荒
墟废寺、破庙遗迹，必踟蹰良

久，搜寻残缺，拂去陈年的尘
土，抚碑慨叹；勘史籍之阙
失，追源流之故道，思接千
载，心潮翻滚不已……日出
日落，月升月沉；荒途寞寞，
野岭漫漫，顾炎武的脚步数
十载不易。文化苦旅的跋涉，
仿佛永远没有归宿。他晚年
的治学道路已昭示了这一
点。

顾炎武在章丘继续完成
他的《日知录》。他从小读书
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记
下来，后来若发现有误，随时
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

的，就删掉。这样日积月累，
再加上调查访问得到的史
料，编成一本涉及政治、经
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
泛的书，名曰《日知录》。此书
被公认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
的著作。在《日知录》里，他写
了一段精辟的话，他认为社
会的道德风气败坏，是亡天
下的根本，为了保天下不亡，
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
都应负起责任(原文是“保天
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断然拒绝博学鸿儒科，誓死不入清朝仕途

在六十六岁这一年，无
疑是顾炎武晚年最见光彩的
一年。这年是康熙十六年(公
元1677年)。该年正月，已呈文
治武功之象的康熙下诏曰：

“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
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
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
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
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
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
将亲试焉”《清史稿·圣祖本
纪》。清廷欲一举网罗尽“已
仕未仕”之中外博通之士。顾
炎武当然出现在清廷的视野
之内。据《清史稿》本传所记，
自诏博学鸿儒科后，“大臣争
荐之(指顾炎武)”。同邑名士
叶方蔼等也多相劝。在此“人
生难得之遭逢”(顾炎武语)之
际，顾炎武以死自誓。在该年

《答次耕书》中云，“处此之
时，惟退惟拙，可以免患”；

“果有此命，非死即逃”；“耿
耿此心，终始不变”！同在该
年作《答李紫澜书》，有语云，

“常叹有名不如无名，有位不
如无位”；“然后国家无杀士
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真
所谓威武不屈”。康熙十八
年 (公元1 6 7 9年 )，叶方蔼受
诏出任明史馆总裁，叶氏又
一次劝请顾炎武入史局修

《明史》，六十七岁的顾炎武
作《与叶仞庵书》一文，以

“一生怀抱，敢不直陈之左
右”的胆识，向举荐者、也向
朝廷宣示了一个终生以“行
已有耻”为旨的士人最后的
抉择，文内有语云：“……将
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
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
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
以身殉之矣！”

刚烈之辞，掷地有声；孤
怀遗恨，满纸激情。顾炎武既

是昭志，也是圆志——— 终于
可以在“欠死”之年，以其

“知”与“行”的完美统一，完
成了对自己一生的塑造。

顾炎武不幸生于明末动
荡的时代，他的一生是极孤
寂、痛苦的一生；而在章丘长
白山的近十年间，是他人生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后
人来说，活在乱世，先后经历
过明万历、天启、崇祯及清顺
治、康熙五朝的顾炎武，他在
中国文化史上提供的是一种
文化精神薪尽火传、不屈前
行、昭于天地的范本。直到今
天回眸，在明末清初风云激
荡的浴血场上，在形形色色
的文臣武将、举子学人、隐士
逸民的群像中，顾炎武支撑
着的，依然是一片很独特的
灿烂的天空。

(作者：章丘市政协文史委
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翟伯成

清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载：“顾炎武，昆山人，存田宅于山东章丘。”《清史稿·儒林列
传·顾炎武》记载：“……明室季亡，弃家北游，置地结庐居于山东长白山下。”章丘的地方志与
清朝国史中的这两段文字记载了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章丘置田筑屋的史实。其实，
顾炎武在章丘住了十余年，章丘可谓他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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